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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了“组织引领、群众议事、村

规管事、党员带头、驻村帮带、志

愿服务”的“六步工作法”。

“爱心超市”是黄茅岭乡为推

进“六步工作法”实施而打造的正

向奖励举措。通过以“劳动积分换

商品、唤醒动力促脱贫”，越来越

多的村民主动融入革除陋习、脱贫

攻坚事业中。“刚开始，超市1个月

开1次，让村民集中兑换。”工作人

员李傲雪见证了“爱心超市”和村

民的变化。“现在，村民获得的积

分越来越多，每个月要开3次以上才

能满足兑换需求。”李傲雪说。

截至目前，黄茅岭乡建档立

卡贫困户执行殡葬改革相关规定23

起，节约费用52万元，红白事大操

大办的风气得到狠刹。村民辛辛苦

苦数年，一次操办又回到脱贫前的

境况不再出现，村民逐渐养成勤俭

节约的良好风气。

2018年3月，云南省纪委监委

下发《关于规范农村操办婚丧喜庆

事宜的通知》，规定了宴请的操办

标准，具体实施细则由各村制定。

《通知》的下发，对农村大操大办

之风起了约束作用，以前的不良风

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控制。

“村民自治+教育引导”同步推进

移风易俗的主战场是乡村，除

用积分制鼓励群众外，发挥村民自

治推动移风易俗，在乡村整治中更

为普遍。

云南省委党校教授朱秦参与

过省文明办组织的“新时代新乡村

新风俗”课题调研，就他了解到的

情况来看，目前云南用村民自治机

制来引导移风易俗较为广泛。如一

些乡村将移风易俗作为村规民约的

主要内容，在强化村委会和村民小

组对村组干部和党员操办按程序报

批的监督管理时，充分发挥党员干

部、村民代表的模范带头作用。而

一些乡村的红白理事会和老年协

会，在村民婚丧嫁娶事宜中承担诸

多管理与服务工作，发挥着政府无

法替代的作用。

为推进移风易俗，许多地方加

大了宣传教育力度。据朱秦介绍，

富民县在各村组开展“我制定，我

签字，我承诺，我执行”遵守村规

民约承诺书活动；丘北县水头村将

村规民约编为朗朗上口的“三字

经”；石林县阿乌村倡议以“献一

束花、植一棵树、敬一杯酒、开一

个家庭追思会”等方式祭奠逝者。

同时，为突出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化

元素的教化功能，澜沧县老达保村

用歌曲传唱拉祜族传统道德观念。

据了解，除了正面教育引导

外，各级党组织还充分利用移风易

俗中的反面典型案例，发挥其警示

教育功能。尤其是对群众举报、媒

体曝光、检查发现的党员干部在乡

风、作风方面的问题，在严肃查处

的基础上，实行月通报制度，点名

道姓通报曝光。此外，在云南许多

村规民约中，都将移风易俗中的反

面典型列为须通报事项。

巩固成果任重道远

多年来，虽然云南一直在推

进移风易俗相关工作，但由于传统

文化与陈规陋习界限不明，难以区

别，一些地方出现“一刀切”现

象。还有一些地方陋习难改，要巩

固成果依然任重道远。

在峨山县、澄江县和建水县

等地，就有村干部反映村规民约和

《红白理事会章程》对村民约束力

弱的问题。“新时代新乡村新风

俗”专项研究课题组在对以上几个

县的调查中发现，只有57%的村民

知道自己所在村有村规民约；只有

17%的村民认为村规民约有较强的

约束力。

“观念一下子扭转过来比较

难，比如要求村民办红白事前按照

程序打报告，因村规民约理事会很

难做到时时监管，就会存在个别未

报情况。”据李明学介绍，离乡镇

比较近的村寨一般做得比较好，但

离乡镇比较远的村寨，监管存在难

度，移风易俗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峨山县塔甸镇瓦哨宗村是一个

彝族村落，当地结婚和出殡都有跳

花腰鼓的传统。但自从移风易俗工

作开展后，花腰鼓都不允许跳了。

云南农业大学教授赵乐静在实地调

查后，觉得这样的规定值得商榷。

他认为，“文化自信”包含着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移风易俗

要破除陈规陋习，但不是对传统文

化的“一刀切”，对传统的好的东

西也要“留风守俗”。“深入开展

乡村移风易俗需要重视两个方面的

问题：一是如何保护和传承优秀的

民族传统文化；二是除旧还须立

新，要综合考虑时代精神和民风民

俗，建立新的礼仪规程。”赵乐

静表示。

朱秦则认为，针对群众参与移

风易俗积极性不高的问题，须发挥

好村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强化村级

组织与村民之间的联结机制。“要

把良好风尚与群众日常生活相结

合，与柴米油盐相关联，在生活中

帮助群众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念和新

风尚。村级党组织要加强引导，以

正确导向和行为示范带动广大群众

除陋习、立新风。”朱秦说。

本刊记者 谭江华 


